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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�言

吕思勉先生�字誠之�筆名駑牛�程芸�芸等�一八八四年二月二
十七日�清光緒十年二月初一日�誕生於江蘇常州十子街的吕氏祖
居�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�農曆八月十六日�病逝於上海華東醫院�

吕先生童年受的是舊式教育�六歲起就跟隨私塾教師讀書�三年以
後�因家道中落而無力延師教授�改由父母及姐姐指導教學�此後�

在父母�師友的幫助下�他開始系統地閲讀經學�史學�小學�文學等
各種文史典籍�自二十三歲以後�即專意治史�吕先生夙抱大同思
想�畢生關注國計民生�學習新文化�吸取新思想�與時俱進�至老
彌篤�

吕先生長期從事文史教育和研究工作�一九�五年起開始任
教�先後在蘇州東吴大學�一九�七年��常州府中學堂�一九�七年
至一九�九年��南通國文專修科�一九一�年至一九一一年��上海
私立甲種商業學校�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�等學校任教�一九一
四年至一九一九年�先後在上海中華書局�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�

其後�又在沈陽高等師範學校�一九二�年至一九二二年��蘇州省立
第一師範學校�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��上海滬江大學�一九二五
年至一九二六年��上海光華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任教�其中�在上
海光華大學任教最久�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五一年�一直在該校任教
授兼歷史系系主任�并一度擔任該校代校長�一九五一年�高等學校
院系調整�光華大學并入華東師範大學�吕先生遂入華東師範大學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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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系任教�被評爲歷史學一級教授�吕先生是教學與研究相互推動
的模範�終生學而不厭�誨人不倦�

吕先生是二十世紀著名的歷史學家�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�做出
了巨大的貢獻�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�他在中國通史�斷代史�社會
史�文化史�民族史�政治制度史�思想史�學術史�史學史�歷史研究
法�史籍讀法�文學史�文字學等方面寫下大量的論著�計有通史兩
部��白話本國史��一九二三年���吕著中國通史��上册一九四�
年�下册一九四四年��斷代史四部��先秦史��一九四一年���秦漢
史��一九四七年���兩晋南北朝史��一九四八年���隋唐五代史��一
九五九年��近代史一部��吕著中國近代史��一九九七年��專著若
干種��經子解題��一九二六年���理學綱要��一九三一年���宋代
文學��一九三一年���先秦學術概論��一九三三年���中國民族史�
�一九三四年���中國制度史��一九八五年���文字學四種��一九八
五年���吕著史學與史籍��二��二年��史學論文�札記及講稿的彙
編三部��吕思勉讀史札記��包括�燕石札記���燕石續札��一九八
二年���論學集林��一九八七年���吕思勉遺文集��一九九七年��以
及教材和文史通俗讀物十多種�著述總量超過一千萬字�他的這些
著作�聲名廣播�影響深遠�時至今日�在港臺�國外仍有多種翻印本
和重印本�吕先生晚年體衰多病�計劃中的六部斷代史的最後兩部
�宋遼金元史�和�明清史��已做了史料的摘録�可惜未能完稿�是爲
史學界的一大遺憾�

�秦漢史�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國斷代史系列著作的第二部�寫於
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之際�一九四七年三月�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發
行�作者自謂��秦漢史�在�叙西漢人主張改革�直到新莽�及漢武
帝之尊崇儒術�爲不改革社會制度而轉入觀念論之開端�儒術之興之
真相�秦漢時物價及其時富人及工資之數�選舉�刑法�宗教各章節�

均有特色��書出版以後�吕先生曾作過仔細的校訂�五十年代初�他
整理自己的舊作�特將�有獨見��可成�精湛之作�的地方摘出�寫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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札録一册�一九八三年二月��秦漢史�經楊寬�吕翼仁諸先生的校
訂�作爲�吕思勉史學論著�之一種�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�

本次�秦漢史�的新版�以開明書店的初版本爲底本�吸取了作者
和楊�吕諸先生的校訂成果�并將原書的繁體直排�雙行夾注�改爲繁
體横排�單行夾注�除訂正了原書的一些訛誤之外�其他如習慣用
詞�行文遣句�概念術語等�均未予改動��秦漢史�的札録�原是作者
爲自己的研究工作所做的摘録�文字非常簡略�有些只是提示性的輯
要�但都標有相應的頁碼�現以頁下注的方式�附在正文之中�以便讀
者參考�

李永圻�張耕華
二��五年二月

    本次《秦汉史》的新版，以开明书店的初版本为底本，吸取了作

者和杨、吕诸先生的校订成果，並将原书的繁体直排、双行夹注，改

为繁体横排、单行夹注。除订正了原书的一些讹误之外，其他如习

惯用语、概念术语等，均未予改动。本书遣词用字有其时代性，基於

还原吕著本真的宗旨，部分用字皆以手稿底本为准，未按后世规范

用法予以统一。如书中大、太，间、閒为古今字，两种字型並现，不

作统一。《秦汉史》的札录，原是作者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所做的摘录，

文字非常简略，有些只是提示性的辑要，但都标有相应的页码，现

以页下注的方式，附在正文之中，以便读者参考。

	 李永圻 張耕華

 二○○五年二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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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书书

第一章�總�論

自來治史學者�莫不以周�秦之間爲史事之一大界�此特就政治
言之耳�若就社會組織言��實當以新�漢之間爲大界�蓋人非役物
無以自養�非能羣無以役物�邃古之世�人有協力以對物�而無因物
以相争�此實人性之本然�亦爲治世之大道�然人道之推行�不能不
爲外物所格�人之相人偶�本可以至於無窮也�而所處之境限之�則
争奪相殺之禍�有不能免者矣�争奪相殺之局�不外兩端�一恃强力
奪人之所有以自奉�或役人勞作以自養�其羣之組織�既皆取與戰鬥
相應�見侵奪之羣�亦不得不以戰鬥應之�率天下而惟戰鬥之務�於是
和親康樂之風�渺焉無存�誅求抑壓之事�扇而彌甚�始僅行於羣與羣
之間者�繼遂推衍而及於羣之内�而小康之世所謂倫紀者立�而人與
人相處之道苦矣�又其一爲財力�人之役物也�利於分工�而其所以
能分工�則由其能協力�此自邃古已然�然協力以役物�僅限於部族
之内�至兩部族相遇�則非争奪�亦必以交易之道行之�而交易之道�

則各求自利�交易愈盛�則分工益密�相與協力之人愈衆�所耗之力
愈少�所生之利愈多�人之欲利�如水就下�故商業之興�沛乎莫之能
禦�然部族之中�各有分職�無所謂爲己�亦無所謂爲人�有協力以對
物�而無因物以相争之風�則自此泯矣�蓋商業之興也�使山陬海澨�

不知誰何之人�咸能通功易事�分工協力之途愈廣�所生之利愈饒�其

� 社會組織當以新漢之間爲大界�民族關係兩漢魏晉間爲一大界�見第���頁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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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也�而其相交易也�人人以損人利己之道行之�於是損人利己之風�

亦徧於山陬海澨�人人之利害若相反�此則其害也�語曰��作始也
簡�將畢也鉅��至於人自私其所有�而恃其多財�或善自封殖以相陵
轢而其禍有不忍言者矣�由前之説�今人所謂封建勢力�由後之説�

則今人所謂資本勢力也�封建之暴�尤甚於資本�故人必先求去之�

晚周以來�蓋封建勢力日微�而資本勢力方興之會�封建勢力�如死
灰之不可復然矣�而或不知其不可然而欲然之�資本勢力�如洪水之
不可遽湮也�而或不知其不可湮而欲湮之�此爲晚周至先漢擾攘之
由�至新室亡�人咸知其局之不易變�或且以爲不可變�言治者但務去
泰去甚�以求苟安�不敢作根本變革之想矣�故曰�以社會組織論�

實當以新�漢之間爲大界也�
�漢書�貨殖列傳�曰��昔先王之制�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�至於

皁隸�抱關擊柝者�其爵禄�奉養�宫室�車服�棺椁�祭祀�死生之制�

各有差品�小不得僭大�賤不得踰貴�夫然�故上下序而民志定�於
是辯其土地川澤�丘陵�衍沃�原隰之宜�教民樹種�畜養五穀�六畜�

及至魚鼈�鳥獸�雚蒲�材幹器械之資�所以養生�送終之具�靡不皆
育�育之以時�而用之有節�草木未落�斧斤不入於山林�豺獺未祭�

罝網不佈於埜澤�鷹隼未擊�矰弋不施於徯隧�既順時而取物�然猶
山不槎蘖�澤不伐夭�蝝魚麛卵�咸有常禁�所以順時宣氣�蕃阜庶
物�稸足功用�如此之備也�然後四民因其土宜�各任知力�夙興夜
寐�以治其業�相與通功易事�交利而俱贍�非有徵發期會�而遠近咸
足�故�易�曰�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�以左右民�備物致用�立成
器以爲天下利�莫大乎聖人�及周室衰�禮法墮�諸侯刻桷�丹楹�大
夫山節�藻棁�八佾舞於庭�雍徹於堂�其流至於士庶人�莫不離制而
棄本�稼穡之民少�商旅之民多�穀不足而貨有餘�陵夷至乎桓�文
之後�禮誼大壞�上下相冒�國異政家殊俗�耆欲不制�僭差亡極�於
是商通難得之貨�工作亡用之器�士設反道之行�以追時好而取世資�

僞民背實而要名�姦夫犯害而求利�篡弑取國者爲王公�圉奪成家者

第一章�總��論 �����

爲雄桀�禮誼不足以拘君子�刑戮不足以威小人�富者木土被文錦�

犬馬餘肉粟�而貧者裋褐不完�唅菽飲水�其爲編户齊民同列�而以
財力相君�雖爲僕虜�猶亡愠色�故未飾變詐爲姦軌者�自足乎一世
之間�守道循理者�不免於飢寒之患�其教自上興�繇法度之無限
也��此文最能道出東周以後社會之變遷�及其時之人之見解�蓋其
所稱古代之美�一在役物之有其方�一則人與人相處之得其道�此實
大同之世所留詒�而非小康之世�世及爲禮之大人所能爲��先秦史�

已言之�然世運既降爲小康�治理之權�既操於所謂大人者之手�人
遂誤以此等治法�爲此大人之所爲�撥亂世�反之正�亦惟得位乘時者
是望�其實世無不自利之黨類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望王公大人及所謂士君子
者�以行大平大同之道�正如與虎謀皮�然治不至於大平大同�則終
潛伏擾亂之因�其所謂治者�終不過苟安一時�而其決裂亦終不可免�

此孔子所以僅許爲小康也�先秦諸子�亦非不知此義�然如農家�道
家等�徒陳高義�而不知所以致之之方�墨家�法家等�則取救一時之
弊�而於根本之計�有所不暇及�儒家�陰陽家等�知治化之當分等
級�且知其當以漸而升矣�然又不知世無不自利之黨類�即欲進於升
平�亦非人民自爲謀不可�而欲使在上者爲之代謀�遂不免與虎謀皮
之誚�此其所以陳義雖高�用心雖苦�而卒不得其當也�參看�先秦史�第

十五章第五節�秦�漢之世�先秦諸子之言�流風未沫�士蓋無不欲以其
所學�移易天下者�新室之所爲�非王巨君等一二人之私見�而其時
有志於治平者之公言也�一擊不中�大亂隨之�根本之計�自此乃無
人敢言�言之亦莫或見聽矣�此則資本勢力�正當如日方升之時�有
非人力之所能爲者在也�

以民族關係論�兩漢�魏�晉之間�亦當畫爲一大界�自漢以前�

爲我族征服異族之世�自晉以後�則轉爲異族所征服矣�蓋文明之範
圍�恒漸擴而大�而社會之病狀�亦漸漬益深�孟子曰��仁之勝不仁
也�猶水勝火��以社會組織論�淺演之羣�本較文明之國爲安和�所以
不相敵者�則因其役物之力大薄之故�然役物之方�傳播最易�野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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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羣�與文明之羣遇�恒慕效如恐不及焉�及其文明程度�劣足與所
謂文明之族相抗衡�則所用之器�利鈍之别已微�而羣體之中�安和與
乖離迥判�而小可以勝大�寡可以敵衆�弱可以爲强矣�自五胡亂華
以後�而沙陀突厥�而契丹�而女真�而蒙古�而滿洲�相繼入據中原�

以少數治多數�皆是道也�侵掠之力�惟騎寇爲强�春秋以前�我所
遇者皆山戎�至戰國始與騎寇遇��先秦史�亦已言之�戰國之世�我
與騎寇争�尚不甚烈�秦以後則不然矣�秦�漢之世�蓋我恃役物之力
之優�以戰勝異族�自晉以後�則因社會之病狀日深�而轉爲異族所征
服者也�故曰�以民族關係論�漢�晉之間�亦爲史事一大界也�

第二章�秦代事迹

第一節�始 皇 治 法

秦王政二十六年�民國紀元前二千一百三十二年�而西曆紀元前
二百二十一年也�初併天下�令丞相御史曰��天下大定�今名號不
更�無以稱成功�傳後世�其議帝號��丞相綰�御史大夫劫�廷尉斯等
皆曰��昔者五帝�地方千里�其外侯服�夷服�諸侯或朝或否�天子不
能制�今陛下興義兵�誅殘賊�平定天下�海内爲郡縣�法令由一統�

自上古以來未嘗有�五帝所不及�臣等謹與博士議曰�古有天皇�有
地皇�有泰皇��泰皇最貴�臣等昧死上尊號�王爲泰皇�命爲制令爲
詔�天子自稱曰朕��王曰��去泰著皇�採上古帝位號�號曰皇帝�他
如議��制曰�可�追尊莊襄王爲大上皇�制曰��朕聞大古有號毋謚�

中古有號�死而以行爲謚�如此�則子議父�臣議君也�甚無謂�朕弗
取焉�自今已來�除謚法�朕爲始皇帝�後世以計數�二世�三世�至千
萬世�傳之無窮��史公謂��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�地廣三王�而羞與
之侔���秦始皇本紀贊��案琅邪刻石云��古之帝者�地不過千里�諸侯各

� 政體�泰皇人皇之誤� 秦所益者戰國來習稱之帝耳��吕刑�皇帝漢人之辭�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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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其封域�或朝或否�相侵暴亂�殘伐不止�猶刻金石�以自爲紀�古
之五帝三王�知教不同�法度不明�假威鬼神�以欺遠方�實不稱名�

故不久長�其身未殁�諸侯背叛�法令不行�今皇帝併一海内�以爲
郡縣�天下和平�昭明宗廟�體道行德�尊號大成��合羣臣議帝號之
言觀之�秦之所以自負者可知�史公之言�誠不繆也�盡廢封建而行
郡縣�其事確爲前此所未有�固無怪秦人之以此自負�君爲一羣之
長�王爲一區域中所歸往�其稱皆由來已舊�戰國時又有陵駕諸王之
上者�則稱爲帝�已見�先秦史�第十章第一節�秦人之稱帝�蓋所以
順時俗�又益之以皇�則取更名號耳�皇帝連稱�古之所無�而�書�

吕刑�有皇帝清問下民之辭�蓋漢人之所爲也�漢人傳古書�尚不斤斤於辭

句�説雖傳之自古�辭則可以自爲�

郡縣之制�由來已久�亦見�先秦史�第十四章第一節�惟皆與封
建並行�盡廢封建而行郡縣�實自始皇始耳�二十六年�丞相綰等言�
�諸侯初破�燕�齊�荆地遠�不爲置王�毋以填之�請立諸子�惟上幸
許��始皇下其議於羣臣�羣臣皆以爲便�廷尉李斯議曰��周文�武
所封子弟同姓甚衆�然後屬疏遠�相攻擊如仇讎�諸侯更相誅伐�周
天子弗能禁止�今海内賴陛下神靈�一統皆爲郡縣�諸子功臣�以公
賦税重賞賜之�甚足�易制�天下無異意�則安寧之術也�置諸侯不
便��始皇曰��天下共苦戰鬥不休�以有侯王�賴宗廟�天下初定�又復
立國�是樹兵也�而求其寧息�豈不難哉� 廷尉議是��分天下以爲三
十六郡�郡置守�尉�監�秦�漢時之縣�即古之所謂國�爲當時施政
之基�郡則有軍備�爲控制守禦而設�亦見�先秦史�第十四章第一節�

故決廢封建之後�遂舉分天下以爲郡也�三十四年�淳于越非廢封
建�仍爲李斯所駁�且以此招焚書之禍�見下�李斯持廢封建之議�可
謂甚堅�而始皇亦可謂能終用其謀矣�

是歲�又收天下兵�聚之咸陽�銷以爲鍾鐻�金人十二�重各千
石�置廷宫中�此猶今之禁藏軍火�當時民間兵器本少也�參看第十八
章第六節��始皇本紀�但言銷兵��李斯傳�則云�夷郡縣城�銷其兵刃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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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不復用��賈生言秦�墮名城���始皇本紀贊���秦楚之際月表�曰�墮
壞名城�銷鋒鏑���叔孫通傳��通對二世問曰�天下合爲一家�毁郡
縣城�鑠其兵�示天下不復用��嚴安上書�言秦�壞諸侯之城�銷其
兵�鑄以爲鍾虡�示不復用���漢書�本傳�則夷城郭實與銷鋒鏑並重�
�張耳陳餘傳��章邯引兵至邯鄲�皆徙其民河内�夷其城郭�則名城
亦有未盡毁者�然所毁必不少矣��宋史�王禹偁傳��禹偁上書�言
�大祖�大宗�削平僭僞�當時議者�乃令江�淮諸郡�毁城隍�收兵甲�

徹武備者二十餘年�書生領州�大郡給二十人�小郡減五人�以充常
從�號曰長吏�實同旅人�名爲郡城�蕩若平地��則宋時猶以此爲制
馭之方�無怪秦人視此爲長治久安之計矣�三十年碣石門刻曰�皇帝
奮威德�併諸侯�初一泰平�墮壞城郭�決通川防�夷去險阻�地勢既
定��則當時並有利交通之意�不徒爲鎮壓計也�後人舉而笑之�亦
過矣�

銷兵之後��史記�又稱其一法度衡石丈尺�車同軌�書同文字�

此自一統後應有之義�然此等事收效蓋微�世或以爲推行盡利�則誤
矣�參看第十九章第二節�

又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户��此所以爲彊幹弱枝計也��劉
敬傳��敬使匈奴結和親�還言��匈奴河南白羊�樓煩王�去長安近
者七百里�輕騎一日一夜�可以至秦中�秦中新破�少民�地肥饒�可
益實�夫諸侯初起時�非齊諸田�楚昭�屈�景莫能興�今陛下雖都關
中�實少人�北近胡寇�東有六國之族�宗彊�一日有變�陛下亦未得高
枕而卧也�臣願陛下徙齊諸田�楚昭�屈�景�燕�趙�韓�魏後及豪桀�

名家居關中�無事可以備胡�諸侯有變�亦足率以東伐�此彊本弱末
之術也��上曰��善��乃使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�此策全與始皇
同��漢書�地理志�言��秦既滅韓�徙天下不軌之徒於南陽��蓋豪
傑宗彊者�使之去其故居�則其勢力減�而又可以實空虚之處�當宗

� 移民�秦漢移民彊幹弱枝之計�又見第���頁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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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盛行時�治理之策�固不得不然也�

以上所言始皇之政�皆有大一統之規模�亦不能謂其不切於時
務�論者舉而笑之�皆史公所謂耳食者流也�見�六國表��始皇之誤�則
在其任法爲治��史記�言��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�以爲周得火德�秦
代周�德從所不勝�方今水德之始�改年始�朝賀皆自十月朔�衣服�

旄�旌�節�旗皆上黑�數以六爲紀�符�法冠皆六寸�而輿六尺�六
尺爲步�乘六馬�更命河曰德水�以爲水德之始�剛毅戾深�事皆決
於法�刻削毋仁恩和義�然後合五德之數�於是急法�久之不赦��案
陰陽家之學�實謂治法當隨世變而更�非徒斤斤於服飾械器之末�見
�先秦史�第十五章第五節�吕不韋作�春秋��著十二紀�其學蓋久行於秦�

一統之後�考學術以定治法�宜也�然果能深觀世變�則必知法隨時
變之義�一統之治�與列國分立不同�正當改絃易轍�始皇即不及此�

當時道術之士�豈有不知此義者� 博士七十人�必有能言之者矣�而
竟生心害政�終致滅亡�則其資刻深而士遂莫敢正言爲之也�善夫賈
生之言之也�曰��秦併海内�兼諸侯�南面稱帝�以養四海�天下之士�

斐然鄉風�若是者何也� 曰�近古之無王者久矣�周室卑微�五霸
既殁�令不行於天下�是以諸侯力政�彊侵弱�衆暴寡�兵革不休�士
民罷敝�今秦南面而王天下�是上有天子也�� 既元元之民�冀得安
其性命�莫不虚心而仰上�當此之時�守威定功�安危之本�在於此
矣�秦王懷貪鄙之心�行自奮之智�不信功臣�不親士民�廢王道�立
私權�禁文書而酷刑法�先詐力而後仁義�以暴虐爲天下始�夫併兼
者高詐力�安定者貴順權�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�秦離戰國而王天
下�其道不易�其政不改�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�孤獨而有之�故
其亡可立而待�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�並殷�周之迹�以制御其政�後
雖有淫驕之主�而未有傾危之患也�故三王之建天下�名號顯美�功

� 政體�賈生言始皇之立是上有天子�二世宜復封建�第�頁��嚴安言壞城銷兵爲
善政�第�頁��賈生言子嬰去帝可保關中�第��頁��案趙高豈以此説二世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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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長久�今秦二世立�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�夫寒者利裋褐�而飢
者甘糟糠�天下之嗷嗷�新主之資也�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�鄉使二
世有庸主之行�而任忠賢�臣主一心�縞素而正先帝之過�裂地分
民�以封功臣之後�建國立君�以禮天下�此所以安失職之貴族�當時此等人固

亂階也�秦併天下之後�若衆建小侯�而又輔之以漢關内侯之法�一再傳後�天下既安�乃

徐圖盡廢之而行郡縣�秦末之亂�或不至若是其易�當時揭竿首起者�雖萌隸之徒�繼之而

起者�實多六國豪族�劉敬所謂非齊諸田�楚昭�屈�景莫能興者也�政治不能純論是非�有

時利害即是非�蓋是非雖爲究竟義�然所以底於是而去其非者�其途恒不得不迂曲也�廢

封建�行郡縣�事最明白無疑�然猶不宜行之大驟如此�此以見天下事之必以漸進�而躁急

者之不足以語於治也�虚囹圄而免刑戮�除去收帑汙穢之罪�使各反其
鄉里�發倉廩�散財幣�以振孤獨窮困之士�輕賦少事�以佐百姓之
急�約法省刑�以持其後�使天下之人�皆得自新�更節修行�各慎其
身�塞萬民之望�而以威德與天下�天下集矣�即四海之内�皆讙然各
自安樂其處�惟恐有變�雖有狡猾之民�無離上之心�則不軌之臣�無
以飾其智�而暴亂之姦止矣�二世不行此術�而重之以無道�壞宗
廟�與民更始�作阿房宫�繁刑嚴誅�吏治刻深�賞罰不當�賦斂無
度�天下多事�吏弗能紀�百姓困窮�而主弗收恤�然後姦僞並起�

而上下相遁�蒙罪者衆�刑戮相望於道�而天下苦之�自君卿以下�

至於衆庶�人懷自危之心�親處窮苦之實�咸不安其位�故易動也�是
以陳涉不用湯�武之賢�不藉公侯之尊�奮臂於大澤�而天下響應者�

其民危也�故先王見始終之變�知存亡之機�是以牧民之道�務在安
之而已�天下雖有逆行之臣�必無響應之助矣�故曰�安民可與行
義�而危民易與爲非�此之謂也���史記�秦始皇本紀��嚴安亦曰��秦王
蠶食天下�併吞戰國�稱號皇帝�一海内之政�壞諸侯之城�銷其
兵�鑄以爲鍾虡�示不復用�元元黎民�得免於戰國�逢明天子�人
人自以爲更生�鄉使秦緩刑罰�薄賦斂�省繇役�貴仁義�賤權利�

上篤厚�下佞巧�變風易俗�化於海内�則世世必安矣���漢書�本傳�

蓋雖有良法美意�必衆不思亂而後可行�而秦初苟能改絃更張�又
確可使衆不思亂�故始皇之因循舊法�實爲召亂速亡之原�漢人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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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長久�今秦二世立�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�夫寒者利裋褐�而飢
者甘糟糠�天下之嗷嗷�新主之資也�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�鄉使二
世有庸主之行�而任忠賢�臣主一心�縞素而正先帝之過�裂地分
民�以封功臣之後�建國立君�以禮天下�此所以安失職之貴族�當時此等人固

亂階也�秦併天下之後�若衆建小侯�而又輔之以漢關内侯之法�一再傳後�天下既安�乃

徐圖盡廢之而行郡縣�秦末之亂�或不至若是其易�當時揭竿首起者�雖萌隸之徒�繼之而

起者�實多六國豪族�劉敬所謂非齊諸田�楚昭�屈�景莫能興者也�政治不能純論是非�有

時利害即是非�蓋是非雖爲究竟義�然所以底於是而去其非者�其途恒不得不迂曲也�廢

封建�行郡縣�事最明白無疑�然猶不宜行之大驟如此�此以見天下事之必以漸進�而躁急

者之不足以語於治也�虚囹圄而免刑戮�除去收帑汙穢之罪�使各反其
鄉里�發倉廩�散財幣�以振孤獨窮困之士�輕賦少事�以佐百姓之
急�約法省刑�以持其後�使天下之人�皆得自新�更節修行�各慎其
身�塞萬民之望�而以威德與天下�天下集矣�即四海之内�皆讙然各
自安樂其處�惟恐有變�雖有狡猾之民�無離上之心�則不軌之臣�無
以飾其智�而暴亂之姦止矣�二世不行此術�而重之以無道�壞宗
廟�與民更始�作阿房宫�繁刑嚴誅�吏治刻深�賞罰不當�賦斂無
度�天下多事�吏弗能紀�百姓困窮�而主弗收恤�然後姦僞並起�

而上下相遁�蒙罪者衆�刑戮相望於道�而天下苦之�自君卿以下�

至於衆庶�人懷自危之心�親處窮苦之實�咸不安其位�故易動也�是
以陳涉不用湯�武之賢�不藉公侯之尊�奮臂於大澤�而天下響應者�

其民危也�故先王見始終之變�知存亡之機�是以牧民之道�務在安
之而已�天下雖有逆行之臣�必無響應之助矣�故曰�安民可與行
義�而危民易與爲非�此之謂也���史記�秦始皇本紀��嚴安亦曰��秦王
蠶食天下�併吞戰國�稱號皇帝�一海内之政�壞諸侯之城�銷其
兵�鑄以爲鍾虡�示不復用�元元黎民�得免於戰國�逢明天子�人
人自以爲更生�鄉使秦緩刑罰�薄賦斂�省繇役�貴仁義�賤權利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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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�率多如此�當時去秦近�其言自有所見�未可以爲老生常談而
笑之也�

既以專制爲治�乃欲一天下之心思�三十四年�始皇置酒咸陽
宫�� 博士七十人前爲壽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��他時秦地不過千里�

賴陛下神靈明聖�平定海内�放逐蠻夷�日月所照�莫不賓服�以諸
侯爲郡縣�人人自安樂�無戰争之患�傳之萬世�自上古不及陛下
威德��始皇説�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��臣聞殷�周之王千餘歲�封
子弟功臣�自爲枝輔�今陛下有海内�而子弟爲匹夫�卒有田常六卿
之臣�無輔拂�何以相救哉� 事不師古�而能長久者�非所聞也�今青
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�非忠臣��始皇下其議�丞相李斯曰��五帝
不相復�三代不相襲�各以治�非其相反�時變異也�今陛下創大業�

建萬世之功�固非愚儒所知�且越言乃三代之事�何足法也� 異時諸
侯並争�厚招游學�今天下已定�法令出一�百姓當家則力農工�士則
學習法令辟禁�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�以非當世�惑亂黔首�丞相臣
斯昧死言�古者天下散亂�莫之能一�是以諸侯並作�語皆道古以害
今�飾虚言以亂實�人善其所私學�以非上之所建立�今皇帝併有天
下�别黑白而定一�� 句��李斯傳�作�今陛下併黑白而定一尊�而私學乃相與非法

教之制��似以尊字斷句者�乃妄人改竄�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�人聞令下�則
各以其學議之�入則心非�出則巷議�夸主以爲名�異取以爲高�率
羣下以造謗�如此弗禁�則主勢降乎上�黨與成乎下�禁之便�臣請
史官非秦紀皆燒之�非博士官所職�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�悉詣
守尉雜燒之�有敢偶語詩書棄市�以古非今者族�吏見知不舉與同
罪�令下三十日不燒�黥爲城旦�所不去者�醫藥�卜筮�種樹之書�

若有欲學法令�以吏爲師��制曰��可����李斯傳�略同�而曰��始皇下其議

�

�
�

政體��始皇本紀�贊�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�地廣三王�而羞與之侔�案此當時實
事�周青臣所言�亦此之謂也�

史事�别黑白而定一句�
史事�駁淳于越請焚書各一奏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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丞相�丞相謬其説�絀其辭�乃上書曰�云云�蓋駁淳于越是一奏�請焚書又是一奏�本紀以

其事相因�遂連叙之�未加分别�若有欲學法令���集解�引徐廣曰��一無法
令二字��案�李斯傳�無之�傳云��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�蠲
除去之��又云��始皇可其議�收去詩書百家之語�以愚百姓�使天下
無以古非今�明法度�定律令�皆以始皇起�同文書��所謂文學��蓋
指自古相傳之書文辭有異於俗語者言之�文學與當時俗語之異�猶
今文言與白話之異�此即漢人之所謂爾雅�漢人尊古�則以古爲正�

秦人賤古�則拉雜摧燒之而已�所存法度律令�既皆以始皇起�自不
更以古字書之�古語出之�故又言同文書與二十六年之書同文字�事
若同而意實異也�法令二字蓋注語�或混入本文�或傳寫奪漏�要不
失李斯之意�或謂以吏爲師�吏即博士�秦禁私學而不禁民受學於博
士�則又繆矣�阬儒之事�世每與焚書並言�然其事實因方士誹謗始
皇而起�所阬者非盡儒生也�見第三節�

第二節�始 皇 拓 土

秦始皇之拓土�事始於其三十二年�是年�始皇之碣石��漢書�地

理志��右北平驪城縣�大碣石山在西南�漢驪城�今河北樂亭縣�使燕人盧生求羨

門�高誓�巡北邊�從上郡入�盧生使入海還�以鬼神事�因奏録圖書
曰��亡秦者胡也��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�略取河
南地�三十三年�發諸嘗逋亡人�贅壻�賈人略取陸梁地�爲桂林��集
解��韋昭曰�今鬱林是也�漢鬱林郡�治今廣西貴縣�象郡��集解��韋昭曰�今日南�

漢日南郡�在今越南中部�南海��正義��即廣州南海縣�今廣東南海縣�以適遣

戍�西北斥逐匈奴�自榆中�集解��徐廣曰�在金城�案金城郡�晉初治榆中�今

�
�

史事�若有欲學法令�法令注語�
文字��李斯傳�云��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�蠲除去之��所謂文學蓋即�爾

雅��故下云同文書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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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肅榆中縣�並河以東�屬之陰山�以爲三十四縣�城河上爲塞�又使
蒙恬渡河�取高闕�匈奴列傳集解��徐廣曰�在朔方��正義���地理志�云�朔方臨

戎縣北有連山�險於長城�其山中斷�兩峯俱峻�土俗名爲高闕也�案臨戎�漢縣�後漢爲

朔方郡治�故城在今綏遠鄂爾多斯右翼境内�陶山�北假中��正義��酈道元注�水經�

云�黄河逕河目縣故城西縣在北假中�案河目�漢縣�屬五原�在今綏遠烏剌特旗界内�

築亭障�以逐戎人�徙謫實之初縣�三十四年�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
城及南越地��東越傳�云�閩越王無諸�越東海王摇�皆句踐後�秦
已併天下�皆廢爲君長�以其地爲閩中郡��集解��徐廣曰�今建安侯官是�

今福建閩侯縣��西南夷列傳�叙莊蹻王滇後�又云�秦時嘗略通五尺
道��正義�引�括地志�云�在郎州�案郎州�後改爲播州�今貴州遵義縣�諸此國頗

置吏焉�其事未知在何年�要未嘗甚煩兵力�自三十二年至三十四
三年中�則秦之大舉開拓也�南越文化�雖後北方�然據�漢書�地理
志��其户口甚庶�可見其開闢已久�楚既經營於前�秦又竟其全功於
後�自爲統一後應有之義�騎寇爲中國患較深�攘而斥之�尤爲當務
之急矣�始皇之開拓�蓋因北巡而起�謂因盧生奏録圖書者妄也�
�蒙恬傳�云�秦已併天下�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�北逐戎狄�收河南�

築長城�因地形�用險制塞�起臨洮��集解��徐廣曰�屬隴西�今甘肅岷縣�

至遼東�延袤萬餘里�於是渡河據陽山��集解��徐廣曰�五原西安陽縣北有

陰山�陰山在河南�陽山在河北�西安陽�在今綏遠烏剌特旗界内�逶蛇而北�暴師
於外十餘年�居上郡�今陝西綏德縣��匈奴傳�云�始皇帝使蒙恬將十
萬之衆北擊胡�悉收河南地�因河爲塞�築四十四縣�城臨河�徙適
戍以充之�而通直道�自九原秦九原�漢五原郡�今綏遠五原縣�至雲陽�漢
縣�今陝西淳化縣��始皇本紀�事在三十五年�因邊山險�壍谿谷�可繕者治之�

起臨洮�至遼東�萬餘里�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�綜諸文觀之�河南
築縣移民�河北則僅遣兵戍守��主父偃傳��偃上書諫伐匈奴云�
�秦皇帝欲攻匈奴�李斯諫不聽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�辟地千里�以河
爲境�地固澤鹹鹵�不生五穀�然後發天下丁男�以守北河�暴兵露
師�十有餘年�死者不可勝數�終不能踰河而北��蓋謂殖民僅及河南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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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乃開拓需時�初非秦之威力遂限於此�漢時北假有田官�使假以時
日�秦亦未嘗不能踰河而北也�當時皆以謫戍�而偃謂發天下丁男�

自始皇三十二年�至秦之亡僅九年�而偃云暴師於外十餘年�皆失實�

偃又言秦�使天下蜚芻輓粟�起於東腄�見第三節�琅邪�秦郡�漢因之�治

東武�今山東諸城縣�負海之郡�轉輸北河�率三十鍾而致一石��伍被亦言
秦轉海濱之粟�致於西河�及後議立朔方�則又云��朔方地肥饒�外阻河�

蒙恬城之�以逐匈奴�内省轉輸戍漕�廣中國�滅胡之本也��其言正
相反�知漢人輕事重言�述古事多不審諦�未可概據爲信史也�傳又載
公孫弘之言�謂秦時嘗發三十萬衆築北河�終不可就�已而棄之�據�匈奴傳��則秦末�天

下亂�諸所徙適戍邊者皆去�匈奴乃復度河南�非秦棄之�未亂時築縣至數十�亭障且及河

北�不能謂其功之不就�亦不審之談也��匈奴傳�言秦有隴西�治狄道�今甘肅臨洮

縣�北地�治義渠�今甘肅寧縣�上郡�築長城以拒胡�趙築長城�自代漢代
郡�治桑乾�今察哈爾蔚縣�並陰山至高闕爲塞�燕亦築長城�自造陽�集

解��韋昭曰�在上谷�至襄平�今遼寧遼陽縣�置上谷�漢治沮陽�今察哈爾懷來

縣�漁陽�治漁陽�今河北密雲縣�右北平�治平剛�今熱河平泉縣�遼西�治且慮�

今河北盧龍縣�遼東郡治襄平�以拒胡��史記�夏本紀索隱�引�大康地志�云�樂

浪遂城縣有碣石山�長城所起�地在今朝鮮境内�則始皇所修者�全係六國時遺
迹�惟河南一帶爲新拓之地��始皇本紀�二十六年述秦地云��東至
海�暨朝鮮�西至臨洮羌中�南至北鄉户�北據河爲塞�並陰山�至遼
東��所述蓋即此時事�非初併天下時已然也�淮南王安諫伐閩越云�
�臣聞長老言�秦之時�嘗使尉屠睢擊越�又使監禄鑿渠通道�越人
逃入深山林叢�不可得攻�留軍屯守空地�曠日持久�士卒勞倦�越乃
出擊之�秦兵大破�乃發適戍以備之��見�漢書�嚴助傳���嚴安傳�載安上

書之言略同�而云使尉佗將卒以戍越�則大繆矣�可見漢人述古事�多不審諦�案�張耳
陳餘傳��耳�餘説趙地豪桀云��秦北有長城之役�南有五嶺之戍��
�集解�引�漢書音義��謂五嶺在交阯界中�漢交阯郡�今越南東京��漢書
注�引服虔�亦謂交阯合浦界有此嶺�漢合浦郡�治徐聞�今廣東海康縣�後漢治

合浦�今廣東合浦縣�其地當在今廣東�越南界上�師古引裴氏�廣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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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乃開拓需時�初非秦之威力遂限於此�漢時北假有田官�使假以時
日�秦亦未嘗不能踰河而北也�當時皆以謫戍�而偃謂發天下丁男�

自始皇三十二年�至秦之亡僅九年�而偃云暴師於外十餘年�皆失實�

偃又言秦�使天下蜚芻輓粟�起於東腄�見第三節�琅邪�秦郡�漢因之�治

東武�今山東諸城縣�負海之郡�轉輸北河�率三十鍾而致一石��伍被亦言
秦轉海濱之粟�致於西河�及後議立朔方�則又云��朔方地肥饒�外阻河�

蒙恬城之�以逐匈奴�内省轉輸戍漕�廣中國�滅胡之本也��其言正
相反�知漢人輕事重言�述古事多不審諦�未可概據爲信史也�傳又載
公孫弘之言�謂秦時嘗發三十萬衆築北河�終不可就�已而棄之�據�匈奴傳��則秦末�天

下亂�諸所徙適戍邊者皆去�匈奴乃復度河南�非秦棄之�未亂時築縣至數十�亭障且及河

北�不能謂其功之不就�亦不審之談也��匈奴傳�言秦有隴西�治狄道�今甘肅臨洮

縣�北地�治義渠�今甘肅寧縣�上郡�築長城以拒胡�趙築長城�自代漢代
郡�治桑乾�今察哈爾蔚縣�並陰山至高闕爲塞�燕亦築長城�自造陽�集

解��韋昭曰�在上谷�至襄平�今遼寧遼陽縣�置上谷�漢治沮陽�今察哈爾懷來

縣�漁陽�治漁陽�今河北密雲縣�右北平�治平剛�今熱河平泉縣�遼西�治且慮�

今河北盧龍縣�遼東郡治襄平�以拒胡��史記�夏本紀索隱�引�大康地志�云�樂

浪遂城縣有碣石山�長城所起�地在今朝鮮境内�則始皇所修者�全係六國時遺
迹�惟河南一帶爲新拓之地��始皇本紀�二十六年述秦地云��東至
海�暨朝鮮�西至臨洮羌中�南至北鄉户�北據河爲塞�並陰山�至遼
東��所述蓋即此時事�非初併天下時已然也�淮南王安諫伐閩越云�
�臣聞長老言�秦之時�嘗使尉屠睢擊越�又使監禄鑿渠通道�越人
逃入深山林叢�不可得攻�留軍屯守空地�曠日持久�士卒勞倦�越乃
出擊之�秦兵大破�乃發適戍以備之��見�漢書�嚴助傳���嚴安傳�載安上

書之言略同�而云使尉佗將卒以戍越�則大繆矣�可見漢人述古事�多不審諦�案�張耳
陳餘傳��耳�餘説趙地豪桀云��秦北有長城之役�南有五嶺之戍��
�集解�引�漢書音義��謂五嶺在交阯界中�漢交阯郡�今越南東京��漢書
注�引服虔�亦謂交阯合浦界有此嶺�漢合浦郡�治徐聞�今廣東海康縣�後漢治

合浦�今廣東合浦縣�其地當在今廣東�越南界上�師古引裴氏�廣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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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��鄧德明�南康記�以駁之�二説皆謂在今粤�湘�贛界上�則繆矣�
�漢書�高帝紀��十一年�立趙它爲南粤王�詔曰��粤人之俗�好相
攻擊�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�使與百粤雜處�會天下誅秦�南
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�甚有文理�中縣人以故不耗減�粤人相攻擊
之俗益止��則屠睢之敗�僅一小挫�於大體實無傷�知凡過秦者皆不
免失之大甚也�然秦開拓雖云成功�而其勞民亦特甚�伍被言�秦收
泰半之賦�發閭左之戍���漢書�本傳��漢書�食貨志�亦云志載董仲舒
之言�謂秦民�月爲更卒�已復爲正�一歲屯戍�一歲力役�三十倍於
古��此所謂收泰半之賦�鼂錯言秦時�北攻胡貉�築塞河上�南攻揚
粤�置戍卒焉�夫胡貉之地�積陰之處也�木皮三寸�冰厚六尺�食肉
而飲酪�其人密理�鳥獸毳毛�其性能寒�揚粤之地�少陰多陽�其
人疏理�鳥獸希毛�其性能暑�秦之戍卒�不能其水土�戍者死於邊�

輸者僨於道�秦民見行�如往棄市�因以讁發之�名曰讁戍�先發吏
有讁及贅壻�賈人�後以嘗有市籍者�又後以大父母�父母嘗有市籍
者�後入閭取其左�發之不順�行者深怨�有背畔之心�凡民守戰至
死而不降北者�以計爲之也�故戰勝守固�則有拜爵之賞�攻城屠邑�

則得其財鹵�以富家室�故能使其衆蒙矢石�赴湯火�視死如生�今
秦之發卒也�有萬死之害�而亡銖兩之報�死事之後�不得一算之復�

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�陳勝行戍�至於大澤�爲天下先倡�天下從之如
流水者�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���漢書�本傳�蓋遣行至於閭左�而其
酷甚矣�開邊拓土�固立國之宏規�然亦宜内度其力�行之大驟�未有
不反招他禍者��易�所謂亢龍之悔也�

第三節�秦 之 失 政

秦人致敗之由�在嚴酷�尤在其淫侈�用法刻深�拓土不量民力�

皆可諉爲施政之誤�淫侈則不可恕矣��始皇本紀��二十六年�諸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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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章臺�上林�皆在渭南�秦每破諸侯�寫放其宫室�作之咸陽北阪
上�臨渭�自雍門�正義��今岐州雍縣東�雍�今陝西鳳翔縣�以東至涇�渭�

殿屋�複道�周閣相屬�所得諸侯美人�鐘鼓�以充入之�二十七年�始
皇巡隴西�北地�出雞頭山��正義���括地志�云�雞頭山�在成州上禄縣東北二十

里�原州高平縣西百里�亦有笄頭山�案上禄�今甘肅成縣�高平�今甘肅固原縣�過回

中焉��集解��應劭曰�回中在安定高平�孟康曰�回中在北地��正義���括地志�云�

回中宫�在雍州西四十里�唐雍州�今陝西長安縣�作信宫渭南�已更命信宫爲
極廟�象天極�自極廟道通酈山�作甘泉前殿�築甬道�自咸陽屬
之�是歲�賜爵一級�治馳道�二十八年�始皇東行郡縣�上鄒嶧山�

�集解��韋昭曰�鄒�魯縣�山在其北�案鄒�今山東鄒縣�立石�與魯諸儒生議刻
石頌秦德�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�乃遂上泰山�立石�封�祠祀�下�

風雨暴至�休於樹下�因封其樹爲五大夫�禪梁父�刻所立石�於是
乃並勃海以東�過黄�腄��集解��案�地理志��東萊有黄縣�腄縣��正義���十三

州志�云�牟平縣�古腄縣也�案黄�牟平�皆山東今縣�窮成山�登之罘�立石頌秦
德焉而去�南登琅邪�大樂之�留三月�乃徙黔首三萬户琅邪臺下�

復十二歲�作琅邪臺�立石刻頌秦德�明得意�既已�齊人徐巿等上
書�言海中有三神山�名曰蓬萊�方丈�瀛洲�僊人居之�請得齋戒�與
童男女求之�於是遣徐巿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�始皇還過彭
城�齋戒禱祠�欲出周鼎泗水�使千人没水求之�弗得�乃西南渡淮
之衡山�此當係今之霍山�以湖南衡山當之者非�浮江之湘山祠�逢大風�幾
不得渡�上問博士曰��湘君何神��對曰��聞之�堯女�舜之妻�而葬
此��於是始皇大怒�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�赭其山�上自南郡由
武關歸�二十九年�始皇東游�至陽武博浪沙中�陽武�今河南縣�爲盜

所驚�求弗得�乃令天下大索十日�參看第三章第二節�登之罘�刻石�

旋�遂之琅邪�道上黨入�三十一年�始皇始爲微行咸陽�與武士四
人俱�夜出�逢盜蘭池�見窘�武士擊殺盜�關中大索二十日�三十
二年�始皇之碣石�使燕人盧生求羨門�高誓�刻碣石門�因使韓終�

侯公�石生求僊人不死之藥�始皇巡北邊�從上郡入�三十五年�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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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章臺�上林�皆在渭南�秦每破諸侯�寫放其宫室�作之咸陽北阪
上�臨渭�自雍門�正義��今岐州雍縣東�雍�今陝西鳳翔縣�以東至涇�渭�

殿屋�複道�周閣相屬�所得諸侯美人�鐘鼓�以充入之�二十七年�始
皇巡隴西�北地�出雞頭山��正義���括地志�云�雞頭山�在成州上禄縣東北二十

里�原州高平縣西百里�亦有笄頭山�案上禄�今甘肅成縣�高平�今甘肅固原縣�過回

中焉��集解��應劭曰�回中在安定高平�孟康曰�回中在北地��正義���括地志�云�

回中宫�在雍州西四十里�唐雍州�今陝西長安縣�作信宫渭南�已更命信宫爲
極廟�象天極�自極廟道通酈山�作甘泉前殿�築甬道�自咸陽屬
之�是歲�賜爵一級�治馳道�二十八年�始皇東行郡縣�上鄒嶧山�

�集解��韋昭曰�鄒�魯縣�山在其北�案鄒�今山東鄒縣�立石�與魯諸儒生議刻
石頌秦德�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�乃遂上泰山�立石�封�祠祀�下�

風雨暴至�休於樹下�因封其樹爲五大夫�禪梁父�刻所立石�於是
乃並勃海以東�過黄�腄��集解��案�地理志��東萊有黄縣�腄縣��正義���十三

州志�云�牟平縣�古腄縣也�案黄�牟平�皆山東今縣�窮成山�登之罘�立石頌秦
德焉而去�南登琅邪�大樂之�留三月�乃徙黔首三萬户琅邪臺下�

復十二歲�作琅邪臺�立石刻頌秦德�明得意�既已�齊人徐巿等上
書�言海中有三神山�名曰蓬萊�方丈�瀛洲�僊人居之�請得齋戒�與
童男女求之�於是遣徐巿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�始皇還過彭
城�齋戒禱祠�欲出周鼎泗水�使千人没水求之�弗得�乃西南渡淮
之衡山�此當係今之霍山�以湖南衡山當之者非�浮江之湘山祠�逢大風�幾
不得渡�上問博士曰��湘君何神��對曰��聞之�堯女�舜之妻�而葬
此��於是始皇大怒�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�赭其山�上自南郡由
武關歸�二十九年�始皇東游�至陽武博浪沙中�陽武�今河南縣�爲盜

所驚�求弗得�乃令天下大索十日�參看第三章第二節�登之罘�刻石�

旋�遂之琅邪�道上黨入�三十一年�始皇始爲微行咸陽�與武士四
人俱�夜出�逢盜蘭池�見窘�武士擊殺盜�關中大索二十日�三十
二年�始皇之碣石�使燕人盧生求羨門�高誓�刻碣石門�因使韓終�

侯公�石生求僊人不死之藥�始皇巡北邊�從上郡入�三十五年�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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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�道九原抵雲陽�塹山湮谷�直通之�見上節��蒙恬傳��乃使蒙恬通道�

自九原抵甘泉�壍山堙谷千八百里�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�先王之宫廷小�

吾聞周文王都豐�武王都鎬�豐�鎬之間�帝王之都也�乃營作朝宫渭
南上林苑中�先作前殿阿房�東西五百步�南北五十丈�上可以坐萬
人�下可以建五丈旗�周馳爲閣道�自殿下直抵南山�表南山之顛以
爲闕�爲復道�自阿房渡渭�屬之咸陽�以象天極閣道�絶漢抵營室
也�阿房宫未成�成欲更擇令名名之�作宫阿房�故天下謂之阿房宫�

或作酈山�發北山石椁�乃寫蜀�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宫三百關外四百
餘�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�以爲秦東門�秦朐縣�今江蘇東海縣�因徙

三萬家酈邑�五萬家雲陽�皆復不事十歲�盧生説始皇曰��臣等求
芝�奇藥�仙者�常弗遇�類物有害之者�方中�人主時爲微行�以辟惡
鬼�惡鬼辟�真人至�人主所居�而人臣知之�則害於神�真人者�入
水不濡�入火不爇�陵雲氣�與天地久長�今上治天下�未能恬淡�願
上所居宫毋令人知�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��於是始皇曰��吾慕真
人��自謂真人�不稱朕�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内宫觀二百七十�復
道�甬道相連�帷帳�鐘鼓�美人充之�各案署不移徙�行所幸�有言其
處者罪死�始皇帝幸梁山宫��集解��徐廣曰�在好畤�今陝西乾縣�從山

上見丞相車騎衆�弗善也�中人或告丞相�丞相後損車騎�始皇怒
曰��此中人泄吾語��案問�莫服�當是時�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�

自是莫知行之所在�聽事�羣臣受決事�悉於咸陽宫�案觀此�知二世之

常居禁中�公卿希得朝見�非必盡由趙高之蒙蔽也�侯生�盧生相與謀曰��始皇
爲人�天性剛戾�自用�起諸侯�併天下�意得欲從�以爲自古莫及己�

專任獄吏�獄吏得親幸�博士雖七十人��特備員�弗用�丞相諸大
臣皆受成�事倚辦於上�上樂以刑殺爲威�天下畏罪持禄�莫敢盡
忠�上不聞過而日驕�下懾服�謾欺以取容�秦法不得兼方�不驗輒
死�然候星氣三百人�皆良士�畏忌諱諛�不敢端言其過�天下之事�

� 學術�博士七十人不必盡儒生�占夢博士�第��頁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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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大小�皆決於上�上至以衡石量書�日夜有呈�不中呈�不得休息�

貪於權勢至如此�未可爲求僊藥��於是乃亡去�始皇聞亡�乃大怒
曰��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�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�欲以興
大平�方士欲練以求奇藥�今聞韓衆去不報�徐巿等費以鉅萬計�終
不得藥�徒姦利相告日聞�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�今乃誹謗我�以重
吾不德也�諸生在咸陽者�吾使人廉問�或爲訞言�以亂黔首��於是
使御史悉案問諸生�諸生傳相告引�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�皆
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�益發謫徙邊�始皇長子扶蘇諫曰��天
下初定�遠方黔首未集�諸生皆誦法孔子�今上皆重法繩之�臣恐天
下不安�唯上察之��始皇怒�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�案阬儒之事�

既因方士誹謗而起�則所誅者未必盡儒生�當時治百家之學者�皆可
爲博士�如�漢書�藝文志��名家有�黄公�四篇��注�云��名疵�爲秦
博士�是�所謂諸生�亦不必誦法孔子�扶蘇諫辭�蓋後人所附會�非
當時語實如是也�三十六年�有墜星下東郡�今河北濮陽縣�黔首或刻

其石曰��始皇帝死而地分��始皇聞之�使御史逐問�莫服�盡取石
旁居人誅之�因燔銷其石�三十七年�十月�始皇出遊�左丞相斯
從�右丞相去疾守�少子胡亥愛慕請從�上許之�十一月�行至雲夢�

望祀虞舜於九疑山�此九疑山尚非如漢人説�在今湖南寧遠縣�説見�先秦史�第七

章第四節�浮江下�觀籍柯�渡海渚��正義�引�括地志�云�在舒州�疑海字誤�案

唐舒州治懷寧�在今安徽潛山縣境�過丹陽�今安徽當塗縣�至錢唐�今浙江杭縣�

臨浙江�水波惡�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��集解��徐廣曰�蓋在餘杭也�案

餘杭�今爲浙江縣�上會稽�祭大禹�望於南海�而立石刻頌秦德�還過
吴�從江乘渡�江乘�秦縣�今江蘇句容縣�並海�北至琅邪�方士徐巿等入
海求神藥�數歲不得�費多�恐譴�乃詐曰��蓬萊藥可得�然常爲大鮫
魚所苦�故不得至�願請善射與俱�見則以連弩射之��始皇夢與海神
戰�如人狀�問占夢博士�曰��水神不可見�以大魚蛟龍爲候�今上
禱祠備謹�而有此惡神�當除去�而善神可致��乃令入海者齎捕鉅魚
具�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�自琅邪北至榮成山�弗見�至之罘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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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大小�皆決於上�上至以衡石量書�日夜有呈�不中呈�不得休息�

貪於權勢至如此�未可爲求僊藥��於是乃亡去�始皇聞亡�乃大怒
曰��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�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�欲以興
大平�方士欲練以求奇藥�今聞韓衆去不報�徐巿等費以鉅萬計�終
不得藥�徒姦利相告日聞�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�今乃誹謗我�以重
吾不德也�諸生在咸陽者�吾使人廉問�或爲訞言�以亂黔首��於是
使御史悉案問諸生�諸生傳相告引�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�皆
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�益發謫徙邊�始皇長子扶蘇諫曰��天
下初定�遠方黔首未集�諸生皆誦法孔子�今上皆重法繩之�臣恐天
下不安�唯上察之��始皇怒�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�案阬儒之事�

既因方士誹謗而起�則所誅者未必盡儒生�當時治百家之學者�皆可
爲博士�如�漢書�藝文志��名家有�黄公�四篇��注�云��名疵�爲秦
博士�是�所謂諸生�亦不必誦法孔子�扶蘇諫辭�蓋後人所附會�非
當時語實如是也�三十六年�有墜星下東郡�今河北濮陽縣�黔首或刻

其石曰��始皇帝死而地分��始皇聞之�使御史逐問�莫服�盡取石
旁居人誅之�因燔銷其石�三十七年�十月�始皇出遊�左丞相斯
從�右丞相去疾守�少子胡亥愛慕請從�上許之�十一月�行至雲夢�

望祀虞舜於九疑山�此九疑山尚非如漢人説�在今湖南寧遠縣�説見�先秦史�第七

章第四節�浮江下�觀籍柯�渡海渚��正義�引�括地志�云�在舒州�疑海字誤�案

唐舒州治懷寧�在今安徽潛山縣境�過丹陽�今安徽當塗縣�至錢唐�今浙江杭縣�

臨浙江�水波惡�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��集解��徐廣曰�蓋在餘杭也�案

餘杭�今爲浙江縣�上會稽�祭大禹�望於南海�而立石刻頌秦德�還過
吴�從江乘渡�江乘�秦縣�今江蘇句容縣�並海�北至琅邪�方士徐巿等入
海求神藥�數歲不得�費多�恐譴�乃詐曰��蓬萊藥可得�然常爲大鮫
魚所苦�故不得至�願請善射與俱�見則以連弩射之��始皇夢與海神
戰�如人狀�問占夢博士�曰��水神不可見�以大魚蛟龍爲候�今上
禱祠備謹�而有此惡神�當除去�而善神可致��乃令入海者齎捕鉅魚
具�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�自琅邪北至榮成山�弗見�至之罘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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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鉅魚�射殺一魚�遂並海西�至平原津而病��正義��今德州平原縣南

六十里�有張公故城�城東有水津焉�後名張公渡�恐此平原郡古津也�案唐平原�今爲縣�

屬山東�七月�丙寅�始皇崩於沙丘平臺��集解��徐廣曰�年五十�趙有沙丘

宫�在鉅鹿�案鉅鹿�秦郡�今河北平鄉縣�於是廢立之事作�而諸侯之兵�亦旋
起矣�大史公曰��吾適北邊�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�

壍山湮谷�通直道�固輕百姓力矣���蒙恬列傳��賈山言��秦起咸陽而
西至雍�離宫三百�鐘鼓帷帳�不移而具�又爲阿房之殿�殿高數十
仞�東西五里�南北千步�從車羅騎�四馬騖馳�旌旗不橈�爲馳道
於天下�東窮燕�齊�南極吴�楚�江湖之上�瀕海之觀畢至�道廣五十
步�三丈而樹�厚築其外�隱以金椎�樹以青松�死葬乎驪山�吏徒數
十萬人�曠日十年�下徹三泉�合採金石治�銅錮其内�桼塗其外�

被以珠玉�飾以翡翠�中成觀游�上成山林���漢書�本傳�劉向言��秦
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�下錮三泉�上崇山墳�其高五十餘丈�周回五
里有餘�石椁爲游館�人膏爲燈燭�水銀爲江海�黄金爲鳧雁�珍寶
之臧�機械之變�棺椁之麗�宫館之盛�不可勝原�又多殺宫人�生薶
工匠�計以萬數���漢書�楚元王傳��蓋其爲宫室�葬埋之侈如此�當時
天下初定�始皇之巡行�初亦或有鎮厭之意�然後亦爲遊觀之樂所奪
矣�奇藥何與於治�而與致大平並言� 尊方士侔於道術之士�謂非自
私得乎� 語曰��作法於涼�其弊猶貪�作法於貪�弊將若之何��身死
而地分�亦不得盡咎後人之不克負荷矣�

第四節�二 世 之 立

�秦始皇本紀�曰�始皇病益甚�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��與喪
會咸陽而葬���李斯列傳�上多以兵屬蒙恬五字�書已封�在中車府令趙高行
符璽事所�未授使者�始皇崩�丞相斯爲上崩在外�恐諸公子及天下
有變�乃祕之�棺載輼涼車中�故幸宦者參乘�所至上食�百官奏事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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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�宦者輒從輼涼車中可其奏事�獨子胡亥�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
人知上死�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�胡亥私幸之�高乃與
公子胡亥�丞相斯陰謀�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�而更詐爲丞
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�立子胡亥爲大子�更爲書賜公子扶蘇�蒙恬�

數以罪�俱賜死�語俱在�李斯傳�中�行�遂從井陘抵九原�會暑�

上輼車臭�乃詔從官�令車載一石鮑魚�以亂其臭�行從直道至咸陽�

發喪�大子胡亥襲位�爲二世皇帝��李斯傳�載高説斯�斯曰��安得
亡國之言� 此非人臣所當議也��高曰��君侯自料�能孰與蒙恬� 功
高孰與蒙恬� 謀遠不失�孰與蒙恬� 無怨於天下�孰與蒙恬� 長子舊
而信之�孰與蒙恬��斯曰��此五者皆不及蒙恬�而君責之何深也��高
曰��高固内官之廝役也�幸得以刀筆之文�進入秦宫�管事二十餘
年�未嘗見秦罷免丞相�功臣�有封及二世者也�卒皆以誅亡�皇帝二
十餘子�皆君之所知�長子剛毅而武勇�信人而奮士�即位�必用蒙
恬爲丞相�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�歸於鄉里明矣��斯乃仰天而歎�垂
涙大息曰��嗟乎� 獨遭亂世�既以不能死�安託命哉��於是斯乃聽
高�乃相與謀�詐爲受始皇詔丞相�立子胡亥爲大子�更爲書�賜長
子扶蘇�賜劍以自裁�將軍恬賜死�以兵屬裨將王離�封其書以皇
帝璽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�使者至�發書�扶蘇泣�入内
舍�欲自殺�蒙恬止扶蘇曰��陛下居外�未立大子�使臣將三十萬衆
守邊�公子爲監�此天下重任也�今一使者來�即自殺�安知其非詐�

請復請�復請而後死�未暮也��使者數促之�扶蘇爲人仁�謂蒙恬
曰��父而賜子死�尚安復請��即自殺�蒙恬不肯死�使者即以屬吏�

繫於陽周��集解��徐廣曰�屬上郡�案今陝西安定縣�使者還報�胡亥�斯�

高大喜�至咸陽�發喪�大子立�爲二世皇帝��蒙恬傳�曰�恬弟毅�

始皇甚尊寵蒙氏�信任賢之�而親近蒙毅�位至上卿�出則參乘�入
則御前�恬任外事�而毅常爲内謀�名爲忠信�故雖諸將相�莫敢與之
争焉�趙高者�諸趙疏遠屬也�趙高昆弟數人�皆生隱宫�其母被刑
僇�世世卑賤�秦王聞高彊力�通於獄法�舉以爲中車府令�高即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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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�宦者輒從輼涼車中可其奏事�獨子胡亥�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
人知上死�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�胡亥私幸之�高乃與
公子胡亥�丞相斯陰謀�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�而更詐爲丞
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�立子胡亥爲大子�更爲書賜公子扶蘇�蒙恬�

數以罪�俱賜死�語俱在�李斯傳�中�行�遂從井陘抵九原�會暑�

上輼車臭�乃詔從官�令車載一石鮑魚�以亂其臭�行從直道至咸陽�

發喪�大子胡亥襲位�爲二世皇帝��李斯傳�載高説斯�斯曰��安得
亡國之言� 此非人臣所當議也��高曰��君侯自料�能孰與蒙恬� 功
高孰與蒙恬� 謀遠不失�孰與蒙恬� 無怨於天下�孰與蒙恬� 長子舊
而信之�孰與蒙恬��斯曰��此五者皆不及蒙恬�而君責之何深也��高
曰��高固内官之廝役也�幸得以刀筆之文�進入秦宫�管事二十餘
年�未嘗見秦罷免丞相�功臣�有封及二世者也�卒皆以誅亡�皇帝二
十餘子�皆君之所知�長子剛毅而武勇�信人而奮士�即位�必用蒙
恬爲丞相�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�歸於鄉里明矣��斯乃仰天而歎�垂
涙大息曰��嗟乎� 獨遭亂世�既以不能死�安託命哉��於是斯乃聽
高�乃相與謀�詐爲受始皇詔丞相�立子胡亥爲大子�更爲書�賜長
子扶蘇�賜劍以自裁�將軍恬賜死�以兵屬裨將王離�封其書以皇
帝璽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�使者至�發書�扶蘇泣�入内
舍�欲自殺�蒙恬止扶蘇曰��陛下居外�未立大子�使臣將三十萬衆
守邊�公子爲監�此天下重任也�今一使者來�即自殺�安知其非詐�

請復請�復請而後死�未暮也��使者數促之�扶蘇爲人仁�謂蒙恬
曰��父而賜子死�尚安復請��即自殺�蒙恬不肯死�使者即以屬吏�

繫於陽周��集解��徐廣曰�屬上郡�案今陝西安定縣�使者還報�胡亥�斯�

高大喜�至咸陽�發喪�大子立�爲二世皇帝��蒙恬傳�曰�恬弟毅�

始皇甚尊寵蒙氏�信任賢之�而親近蒙毅�位至上卿�出則參乘�入
則御前�恬任外事�而毅常爲内謀�名爲忠信�故雖諸將相�莫敢與之
争焉�趙高者�諸趙疏遠屬也�趙高昆弟數人�皆生隱宫�其母被刑
僇�世世卑賤�秦王聞高彊力�通於獄法�舉以爲中車府令�高即私



����� 秦 漢 史

事公子胡亥�喻之決獄�高有大罪�秦王令蒙毅法治之�毅不敢阿
法�當高罪死�除其官籍�帝以高之敦於事也�赦之�復其官爵�始皇
道病�使蒙毅還禱山川�未反�始皇至沙丘崩�祕之�羣臣莫知�高雅
得幸於胡亥�欲立之�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己也�因有賊心�乃與
丞相李斯�少子胡亥陰謀�立胡亥爲大子�大子已立�遣使者以罪賜
公子扶蘇�蒙恬死�扶蘇已死�蒙恬疑而復請之�使者以蒙恬屬吏�

還報�胡亥已聞扶蘇死�即欲釋蒙恬�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�

毅還至�趙高因爲胡亥忠計�欲以滅蒙氏�乃言曰��臣聞先帝欲舉賢
立大子久矣�而毅諫曰�不可�以臣愚意�不若誅之��胡亥聽�而繫
蒙毅於代�喪至咸陽�已葬�大子立�爲二世皇帝�而趙高親近�日夜
毁惡蒙氏�求其罪過�舉劾之�子嬰進諫�胡亥不聽�而遣御史曲宫乘
傳之代�令蒙毅曰��先王欲立大子�而卿難之�今丞相以卿爲不忠�

罪及其宗�朕不忍�乃賜卿死�亦甚幸矣�卿其圖之��毅對曰��以臣
不能得先王之意�則臣少宦�順幸没世�可謂知意矣�以臣不知大子
之能�則大子獨從�周旋天下�去諸公子絶遠�臣無所疑矣�夫先王之
舉用大子�數年之積也�臣乃何言之敢諫� 何慮之敢謀� 願大夫爲慮
焉�使臣得死情實��使者知胡亥之意�不聽蒙毅之言�遂殺之�二世
又遣使者之陽周�令蒙恬曰��君之過多矣�而君弟毅有大罪�法及内
史��恬曰��自吾先人及至子孫�積功信於秦三世矣�恬大父蒙驁�驁子

武�武子恬�今臣將兵三十餘萬�身雖囚繫�其勢足以倍畔�自知必死而
守義者�不敢辱先人之教�以不忘先王也��乃吞藥自殺�案古大子皆
不將兵�使將兵�即爲有意廢立�晉獻公之於申生是也�扶蘇之不
立�蓋決於監軍上郡之時�二十餘子�而胡亥獨幸從�則蒙毅謂先王
之舉用大子�乃數年之積�其説不誣�始皇在位�不爲不久�而迄未建
儲�蓋正因欲立少子之故�扶蘇與蒙氏�非有深交�而李斯爲秦相�積
功勞日久�安知扶蘇立必廢斯而任蒙恬� 斯能豫燭蒙恬用�己必不懷
通侯印歸鄉里�豈不能逆料趙高用而己將被禍乎� 故知史所傳李斯�

趙高廢立之事�必非其實也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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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皇崩之歲九月�葬始皇酈山�始皇初即位�穿治酈山�及併天
下�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�穿三泉�下銅而致椁�宫觀百官�奇器
珍怪徙藏滿之�令匠作機弩矢�有穿近者�輒射之�以水銀爲百川江
河大海�機相灌輸�上具天文�下具地理�以人魚膏爲燭�度不滅者久
之�二世曰��先帝後宫非有子者�出焉不宜�皆令從死��死者甚衆�

葬既已下�或言工匠爲機藏�皆知之�藏重即泄�大事畢�已藏�閉中
羨�下外羨�門盡閉�工匠藏者無復出者�樹草木以象山�二世皇帝
元年�年二十一�趙高爲郎中令�任用事�二世與趙高謀曰��朕年
少�初即位�黔首未集附�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�威服海内�今晏然
不巡行�即見弱�無以臣畜天下��春�二世東行郡縣�李斯從�到碣
石�並海南�至會稽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�石旁著大臣從者名�以章
先帝成功盛德焉�遂至遼東而還�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�申法令�

乃陰與趙高謀曰��大臣不服�官吏尚彊�及諸公子必與我争�爲之奈
何��高勸以因此時�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�收舉餘民�賤者貴之�

貧者富之�遠者近之�二世曰��善��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�以罪過
連逮少近官�三郎無得立者�而六公子戮死於杜�今陝西長安縣南�公

子將閭昆弟三人�囚於内宫�議其罪獨後�二世使使令將閭曰��公子
不臣�罪當死�吏致法焉��皆流涕拔劍自殺�將閭兄弟三人�蓋公子中之貴

者�宗室振恐�羣臣諫者以爲誹謗�大吏持禄取容�黔首振恐�四月�

二世還至咸陽�曰��先帝爲咸陽朝廷小�故營阿房宫�未就�會上崩�

罷其作者�復土酈山�酈山事大畢�今釋阿房宫弗就�則是章先帝舉
事過也��復作阿房宫�外撫四夷�如始皇計�盡徵其材士五萬以爲屯
衛咸陽令教射�狗馬禽獸當食者多�度不足�下調�郡縣轉輸菽粟芻
藁�皆令自齎糧食�咸陽三百里内�不得食其穀�用法益刻深�以上
據�秦始皇本紀���李斯列傳�云�以趙高爲郎中令�常侍中�用事�

二世燕居�乃召高與謀事�謂曰��夫人生居世間也�譬猶騁六驥過決
隙也�吾既已臨天下矣�欲悉耳目之所好�窮心志之所樂�以安宗廟
而極萬姓�長有天下�終吾年壽�其道可乎��高曰��此賢主之所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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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�而昏亂主之所禁也�臣請言之�不敢避斧鉞之誅�願陛下少留意
焉�夫沙丘之謀�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�而諸公子盡帝兄�大臣又先
帝之所置也�今陛下初立�此其屬意怏怏�皆不服�恐爲變�且蒙恬已
死�蒙毅將兵居外�臣戰戰栗栗�惟恐不終�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��

二世曰��爲之奈何��趙高曰��嚴法而刻刑�令有罪者相坐誅�至收
族�滅大臣而遠骨肉�貧者富之�賤者貴之�盡除去先帝之故臣�更
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�此則陰德歸陛下�害除而姦謀塞�羣臣莫不
被潤澤�蒙厚德�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�計莫出於此��二世然高之
言�乃更爲法律�於是羣臣�諸公子有罪�輒下高令鞫治之�殺大臣
蒙毅等�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�十公主矺死於杜�財物入於縣官�

相連坐者不可勝數�公子高欲奔�恐收族�乃上書請從死�胡亥可其
書�賜錢十萬以葬�法令誅罰�日益刻深�羣臣人人自危�欲畔者衆�

又作阿房之宫�治直馳道�賦斂愈重�戍徭無已�案二世趙高之所爲�

一言蔽之曰�一切因循始皇�而又加以殺戮大臣�諸公子而已�内不
安者�必謹守不敢出�而二世即位未幾�即東行郡縣�知其憂大臣公子
之叛�不如其憂黔首不集之深�亦可見謂蒙恬將三十萬衆�勢足背叛
者之誣也�三十萬衆�疑亦虚號�非實數�秦�漢時防邊者�兵數從未聞如此其多也�

漢時�簡策之用尚少�行事率由口耳相傳�易致譌繆�漢人又多輕事重
言�率意改易�故其所傳多不足信�秦與漢初事尤甚�且如�李斯列
傳��二世問趙高責李斯�及斯上書�皆以行督責恣睢廣意爲言�此
乃法家之論之流失�世有立功而必師古者矣�有圖行樂而必依據師
説者乎� 故知�李斯列傳�所載趙高之謀�二世之詔�李斯之書�皆非
當時實録也�而趙高説李斯立二世之説視此矣�此説或將爲人所
駭�然深知古書義例者�必不以爲河�漢也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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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�陳 涉 首 事

秦二世元年�七月�陳勝吴廣起蘄�今安徽宿縣�勝�陽城人�今河
南登封縣�字涉�廣�陽夏人�今河南太康縣�字叔�時發閭左戍漁陽�

九百人�屯大澤鄉�徐廣曰�在蘄縣�勝�廣皆爲屯長�會天大雨�道
不通�度已失期�失期法皆斬�勝�廣乃謀曰��今亡亦死�舉大計
亦死�等死�死國可乎��勝曰��天下苦秦久矣� 吾聞二世少子也�

不當立�當立者乃公子扶蘇�扶蘇以數諫故�上使外將兵�今或聞
無罪�二世殺之�百姓多聞其賢�未知其死也�項燕爲楚將�數有
功�愛士卒�楚人憐之�或以爲死�或以爲亡�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
子扶蘇�項燕�爲天下唱�宜多應者��吴廣以爲然�殺兩尉�召令徒
屬�徒屬皆曰��敬受命��乃詐稱公子扶蘇�項燕�袒右�稱大楚�

勝自立爲將軍�廣爲都尉�攻大澤鄉收而攻蘄�蘄下�乃令符離人
葛嬰將兵徇蘄以東�符離�今安徽宿縣�葛嬰至東城�立襄彊爲楚王�後聞陳王

已立�殺襄彊還報�陳王誅殺葛嬰�東城�今安徽定遠縣�行收兵�北至陳�車六
七百乘�騎千餘�卒數萬人�入據陳�召三老�豪桀皆來會計事�

三老�豪桀皆曰��將軍身被堅執鋭�伐無道�誅暴秦�復立楚之社
稷�功宜爲王��涉乃立爲王�號張楚�當此時�諸郡縣苦秦吏者�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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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其長吏�殺之�以應陳涉�乃以吴叔爲假王�監諸將�以西擊滎
陽�今河南滎澤縣�令陳人武臣�張耳�陳餘徇趙�汝陰人鄧宗徇九江
郡�汝陰�今安徽阜陽縣�九江郡�治壽春�今安徽壽縣�魏人周市北徇魏地�

李由爲三川守�守滎陽�吴叔弗能下�陳王徵國之豪桀與計�以上
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�上蔡�今河南上蔡縣�房君�房邑君�周文�陳之
賢人也�嘗爲項燕軍視日�事春申君�自言習兵�陳王與之將軍
印�西擊秦�行收兵�至關�車千乘�卒數十萬�至戲�軍焉�戲�顔師

古曰�水名�在新豐東�新豐�今陝西臨潼縣�二世大驚�與羣臣謀�少府章
邯曰��盜已至�衆彊�今發近縣�不及矣�酈山徒多�請赦之�授兵
以擊之��二世乃大赦天下�免酈山徒�人奴産子悉發�令章邯將以
擊楚大軍�盡敗之�周文敗�走出關�止曹陽�師古曰�曹水之陽也�其水

出陝縣西南�西北流入河�今謂之好陽澗�在陝縣西�唐陝縣�即今河南陝縣�二三

月�章邯追敗之�復走�次澠池�今河南澠池縣�十餘日�章邯擊�大破
之�周文自剄�軍遂不戰�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�董翳佐章邯擊
盜�張耳�大梁人�今河南開封縣�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爲客�後取外
黄富人女�外黄�今河南杞縣�女家厚奉給耳�耳以故致千里客�宦魏�

爲外黄令�陳餘�亦大梁人�好儒術�數游趙苦陘�今河北無極縣�

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�餘年少�父事耳�相與爲刎頸交�秦滅魏
數歲�聞此兩人�魏之名士也�購求耳千金�餘五百金�耳�餘乃變
名姓�俱之陳�爲里監門�陳涉入陳�耳�餘上謁�餘説陳王�請奇
兵北略趙地�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�邵騷爲護軍�耳�餘
爲左右校尉�予卒三千人�北略趙地�行收兵�得數萬人�號武臣
爲武信君至邯鄲�今河北邯鄲縣�耳�餘聞周章軍至戲卻又聞諸將爲
陳王徇地�多以讒毁得罪誅�怨陳王不以爲將�而以爲校尉�乃説武
臣�立爲趙王�餘爲大將軍�耳爲右丞相�邵騷爲左丞相�陳王怒�

欲族武臣等家�而發兵擊趙�房君諫�陳王用其計�徙繫武臣等家
宫中�封耳子敖爲成都君�使使者賀趙�令趣發兵西入關�耳�餘説
武臣曰��王王趙非楚意�願王毋西兵�北徇燕�代�南收河内以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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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��趙王以爲然�因不西兵�而使韓廣略燕�李良略常山�今河北正定
縣�張■略上黨�今山西長子縣�韓廣至燕�燕人因立廣爲燕王�李
良已定常山�還報�趙王復使良略大原�今山西大原縣�至石邑�今河北
獲鹿縣�秦兵塞井陘�井陘�獲鹿兩縣間之隘道�未能前�秦將詐稱二世
使人遺李良書曰��良誠能反趙爲秦�赦良罪�貴良��良得書�疑不
信�乃還之邯鄲請益兵�道逢趙王姊�以爲王�伏謁�王姊醉�不知
其將�使騎謝良�良怒�遣人追殺王姊�因將其兵襲邯鄲�邯鄲不
知�竟殺武臣�邵騷�耳�餘得脱�出收其兵�得數萬人�求得趙歇�

立爲趙王�居信都�後項羽改曰襄國�今河北邢臺縣�李良擊陳餘�餘敗
良�良走歸章邯�周市北至狄�狄人田儋�故齊王田氏族也�儋從
弟榮�榮弟横�皆豪桀宗彊�能得人�儋殺令�自立爲齊王�發兵擊
周市�市軍散�還至魏地�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爲魏王�時咎在
陳王所�不得之魏�魏地已定�欲相與立市爲魏王�市不肯�使者
五反�陳王乃立咎爲魏王�遣之國�周市爲相�將軍田臧等相與謀
曰��周章軍已破矣�秦兵旦暮至�我圍滎陽城弗能下�秦軍至�必
大敗�不如少遺兵�足以守滎陽�悉精兵迎秦軍�今假王驕�不知
兵權�不可與計�非誅之�事恐敗��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吴叔�獻其首
於陳王�陳王賜田臧楚令尹印�使爲上將�臧使諸將李歸等守滎
陽�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�在今河南河陰縣�與戰�臧死�軍破�

邯進擊歸等滎陽下�破之�歸等死�邯擊陳�柱國房君死�進擊陳
西張賀軍�陳王出監戰�軍破�張賀死�臘月�陳王之汝陰�還至下
城父�今安徽蒙城縣西北�其御莊賈殺以降秦�陳王故涓人將軍吕臣
爲倉頭軍�起新陽�今安徽大和縣�攻陳�下之�殺莊賈�復以陳爲楚�

初�陳王至陳�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�入武關�銍�縣名�今安徽宿縣�

南陽郡�治宛�今河南南陽縣�武關�在今陝西商縣東�留已徇南陽�聞陳王
死�南陽復爲秦�留不能入武關�乃東至新蔡�今河南新蔡縣�遇秦

軍�以軍降秦�秦傳留至咸陽�車裂以徇�陳王初立時�陵人秦嘉
等特起�圍東海守慶於郯�陵�縣名�今江蘇宿遷縣�東海郡�治郯�今山東郯城



第三章�秦 漢 興 亡 �����

廣��趙王以爲然�因不西兵�而使韓廣略燕�李良略常山�今河北正定
縣�張■略上黨�今山西長子縣�韓廣至燕�燕人因立廣爲燕王�李
良已定常山�還報�趙王復使良略大原�今山西大原縣�至石邑�今河北
獲鹿縣�秦兵塞井陘�井陘�獲鹿兩縣間之隘道�未能前�秦將詐稱二世
使人遺李良書曰��良誠能反趙爲秦�赦良罪�貴良��良得書�疑不
信�乃還之邯鄲請益兵�道逢趙王姊�以爲王�伏謁�王姊醉�不知
其將�使騎謝良�良怒�遣人追殺王姊�因將其兵襲邯鄲�邯鄲不
知�竟殺武臣�邵騷�耳�餘得脱�出收其兵�得數萬人�求得趙歇�

立爲趙王�居信都�後項羽改曰襄國�今河北邢臺縣�李良擊陳餘�餘敗
良�良走歸章邯�周市北至狄�狄人田儋�故齊王田氏族也�儋從
弟榮�榮弟横�皆豪桀宗彊�能得人�儋殺令�自立爲齊王�發兵擊
周市�市軍散�還至魏地�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爲魏王�時咎在
陳王所�不得之魏�魏地已定�欲相與立市爲魏王�市不肯�使者
五反�陳王乃立咎爲魏王�遣之國�周市爲相�將軍田臧等相與謀
曰��周章軍已破矣�秦兵旦暮至�我圍滎陽城弗能下�秦軍至�必
大敗�不如少遺兵�足以守滎陽�悉精兵迎秦軍�今假王驕�不知
兵權�不可與計�非誅之�事恐敗��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吴叔�獻其首
於陳王�陳王賜田臧楚令尹印�使爲上將�臧使諸將李歸等守滎
陽�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�在今河南河陰縣�與戰�臧死�軍破�

邯進擊歸等滎陽下�破之�歸等死�邯擊陳�柱國房君死�進擊陳
西張賀軍�陳王出監戰�軍破�張賀死�臘月�陳王之汝陰�還至下
城父�今安徽蒙城縣西北�其御莊賈殺以降秦�陳王故涓人將軍吕臣
爲倉頭軍�起新陽�今安徽大和縣�攻陳�下之�殺莊賈�復以陳爲楚�

初�陳王至陳�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�入武關�銍�縣名�今安徽宿縣�

南陽郡�治宛�今河南南陽縣�武關�在今陝西商縣東�留已徇南陽�聞陳王
死�南陽復爲秦�留不能入武關�乃東至新蔡�今河南新蔡縣�遇秦

軍�以軍降秦�秦傳留至咸陽�車裂以徇�陳王初立時�陵人秦嘉
等特起�圍東海守慶於郯�陵�縣名�今江蘇宿遷縣�東海郡�治郯�今山東郯城


